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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瑛：“音乐，我的生命！”

■ 口述：郑小瑛 当代著名女指挥家
■ 记录：陈 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音乐可以感受时间与运动，是一件令人享
受的事。

即使在我93岁这一年，我还能手拿指挥
棒，站在舞台中间，享受音乐的温暖与力量，这
何尝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

理想——以音乐服务大众 报效祖国

今年7月，第二届中国合唱指挥大会暨合
唱艺术节在杭州开幕，我再次指挥了《黄河大合
唱》。2019年，满90岁时我是站着指挥的，这次
我不冒险了，坐在高凳上指挥让我没有后顾之
忧，更加专注于对音乐的表现。

可以说《黄河大合唱》和由它衍生的钢琴协
奏曲，伴随了我整个的音乐生涯，激励着我为人
民的音乐人生。

我出生在1929年，父亲是留美归来的知识
分子，母亲是那个时代追求思想进步的新女
性。我6岁那年，他们就开始让我学习弹钢琴，
或许我有一定的音乐天赋，这在我后来的成长
路上渐渐地显露出来。

我11岁那年，我的小学音乐老师穆义清，是
一位从抗敌演剧队回到后方的热血青年，他教我
们唱《黄河大合唱》，还进行了演出。因为我的音
乐基础比较好，当时所有的独唱都是我唱的。《河
边对口曲》是我和妹妹小维两个人唱的。那时我
们还小，唱抗日爱国歌曲，是我们小孩子能做
的。我当时急迫地盼望自己长大，去当飞行员，
抗敌报国。小学毕业时，我跟好友一起去报考少
年航校，但航校不收女生，我俩未能如愿。

1947年，我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要先
到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读三年预科。那时正值
学生运动高涨之际，我受进步同学的影响，在学
校组织民歌社，也传唱一些旋律激昂、气势恢宏
的民歌和苏联歌曲。

我是1948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奔赴中原
解放区的。在河南开封，我被安排到中原大学
文训班，当时，像我这样从上海来的大学生极
少，大家学歌的时候，像附点音符、切分音这些
地方，常常唱不对，我就去纠正。渐渐地，大家
觉得，“呦，你还挺明白的，那你就领着大家学歌
吧”。我的胆子也大，一开始我就是指挥队员
唱，到后来指挥全校的同志，有几百、上千人演
唱，我的指挥生涯不知不觉就从这里开始了。
有一次大家排好队伍出发前，先要唱唱歌，就叫
我上台去指挥。文艺干事从后面拍了照，那是
我的第一张指挥照片。那个拍照的同志肯定想
不到，当年指挥大家唱歌的小姑娘，后来成了中
国第一位女指挥。

南下后，我们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
战军到了武汉，中原大学文训班也改名为中原
大学文工团。当时我和文工团战友们在武汉街
头宣传解放军进城的安民政策时，也是我指挥
大家唱歌。

1951年初，我跟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
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等地方进行
慰问。有一天，我们队伍正走在山路上，就听到
隆隆的声音，转过山梁一看，原来是苗族同胞为
了欢迎我们，把附近寨子的芦笙队召集起来，十

几堂芦笙一起，吹得震天响，还有苗族姑娘围着
芦笙跳舞，情景让我特别激动。后来，我把他们
的芦笙调记下来，在演出时用手风琴演奏他们
的芦笙调，让他们也觉得又新奇又激动。尽管
当时我与他们言语不通，但是音乐却让我们很
快彼此亲近起来。

在广西山区慰问的日子里，我被当地纯朴
的老百姓感动，根据“瑶山大团结”的故事，我自
编自演了一出小歌剧，那应该就是我与歌剧结
缘的开始。

参加中央访问团到广西山区慰问的这段经
历让我深刻领悟到，音乐是人民创造的，让我树
立了深入人民群众、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也
更强烈地激发了我用音乐报效祖国的决心。后
来我被组织上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还到
苏联留学，乃至成为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
指挥，我深知自己不能辜负祖国和人民的信任。

我1952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因
为我自幼学习钢琴，音乐基础比较好，所以，在
我的同学中学习成绩比较突出。1955年苏联
专家杜马舍夫到中央音乐学院挑选指挥学生，
一下子就选中了我。杜马舍夫专家班是中国第
一个培养合唱指挥的正规教学班，我是班里唯
一的女生，所以，我就成了新中国培养的、经过
正规训练的女性合唱指挥了。在专家班学习了
一年半之后，我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一边作
为学生完成我的作曲专业学习，一边作为老师
参加了创建指挥系的工作。

1960年，我又被选派去苏联莫斯科柴可夫
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歌剧-交响乐指挥。在留学
的三年期间，我非常努力，除了完成课业，我几
乎每天都认真地泡在歌剧院和音乐厅里，听名
家排练，看精彩演出，在列宁图书馆我几乎读完
了所有俄、英文版的指挥方面书籍，还聆听了指
挥家马尔凯维奇的全部课程。

我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是1961年10月1
日，新中国成立十二周年，我的导师俄罗斯功勋
艺术家阿诺索夫为我安排的，当时由于苏联政府
已不给中国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导师只能请来
退休的、与中国友好的艺术家们，组成了一支友
谊乐团。那天演出前，阿诺索夫老师特意从家里
带来了热腾腾的咖啡，让我感觉非常温暖。此后
我也保留了这个传统，我的学生第一场音乐会演
出前，我也给他们送去咖啡鼓励他们。这场演出
之后，《苏联妇女》杂志给我做了大篇幅的专访，
把我称为“中国的第一位女指挥”。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演出是1962年10
月3日在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的一场歌剧《托
斯卡》公演，那是义务教了我一年多歌剧指挥的
巴因老师让给我的一场演出。当时中苏政府间
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但在两国人民群众间，
还保存着深厚的感情。所以，让我这样一名学
生来指挥歌剧公演，是很不寻常的一个决定，是

巴因老师为我争取来的。他说，你应该有这样
一场演出向你的祖国汇报。

那一天，当我出场的时候，主持人介绍：“今
天的演出，由中国的女研究生郑小瑛指挥。”观
众热烈鼓掌，我心中激动万分。一般的演出都
是在第三幕才给指挥上场打追光，但我演出的
那场每次我出场都为我打了追光，观众每次都
为我鼓掌。

次日，新华社向国内发了通讯稿报道了这
场演出，把我称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
台的中国人”。那一年，我33岁。

追求——阳春白雪 和者日众

我从苏联回国后，继续在中央音乐学院指
挥系任教。当时中央歌剧院准备上一部重要的
新歌剧《阿依古丽》，把我作为当时最好的歌剧
指挥请去执棒。在工作中，我把在苏联学到的
歌剧排练科学流程也介绍回来，大大提高了排
练效率和质量。《阿依古丽》是一部非常优秀的
中国歌剧，可惜由于政策变动等原因，加上那段
特殊时期，就没再上演过了。直到1978年，中
央歌剧院重建时，我正式调入中央歌剧院任首
席指挥，同时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茶花女》是1979年中央歌剧院复排的第
一部歌剧。这部歌剧有一个凄凉的序曲，开始
的时候音乐需要非常轻，可是当时剧院里的观
众们多数都不懂得这些，观众席里非常嘈杂，让
我很难指挥演奏开始。这种状况使我感到非常
痛心。因为在那段特殊的十年中，整个社会的
音乐教育是完全缺失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歌
剧是什么，更不懂得怎样欣赏歌剧，而这，并不
是他们的错，却是时代的遗憾。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
在演出开始前，在休息室用20分钟时间给大家讲
讲有关歌剧的知识。这个方法果然奏效，不仅现
场演出中观众席不再有噪声，而且越来越多的观
众对演出前我的20分钟讲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传十、十传百，演出前听我讲座的人越来越多。

其实，别看只讲这20分钟，对于我来说，是
个不小的压力。因为我必须提前到演出的剧
场，就没法坐歌剧院的车，只能自己背着总谱、
演出服、录音机等用具，挤公车到剧场。时间到
了，我就自己到剧场门口大声招呼：“休息厅有
音乐讲座，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跟我来。”

当时歌剧院的同事里给我唯一帮忙的是刘
爱华，他看我演出前办讲座很辛苦，想为我分担
一点，就说：“我去帮你把观众叫来吧！”结果，我
等了半天，人也没来，原来是他面对着休息厅的
观众，怎么也不好意思张口。我就说他：“你缺
乏我在文工团里受到的锻炼啊！”

的确，在文工团的工作和参加中央访问团
的经历，让我从一个上海弄堂里的“淑女”成长

为革命队伍中的文艺工作者，让我不会“羞”于
贴近大众，让我心心念念想着的，就是把我获得
的知识和我领悟的艺术之美，与大家分享。

为了做好20分钟讲座，我需要认真地备
课。这样的讲座不同于在音乐学院上课，我不断
地告诫自己要避免使用普通观众不熟悉的音乐
术语，也不能单纯地分析音乐。我要在短短的
20分钟里，让观众获得关于这部歌剧的时代背
景、艺术特点、故事梗概和音乐特色的全貌，就必
须精心安排。事实证明，这样的讲座方式非常受
欢迎，后来，北京的很多大学，也纷纷邀请我去办
讲座。看到年轻人那么强烈的求知欲，我觉得，
作为文艺工作者和教师，自己有责任与义务，帮
助大家喜爱音乐、了解世界音乐文化。自古以来
都说“曲高和寡”，可是我坚定地认为，时代不同
了，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总归会“阳春白
雪，和者日众”，我不惜为此全力以赴，哪怕一天
争取多一个人，也好！

而我也没有想到，我当时做的这些努力，竟
在多年以后，经常给我意想不到的反馈。有一
次我在杭州演出，有一对老夫妻要见我，他们
说：“我们忘不了你给我们普及歌剧知识的场
面，那时我们还在谈恋爱，如今我们的孙女都已
经开始学钢琴了。”

2021年4月，我带领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
团到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交响诗篇《土楼回
响》，当演出结束我谢幕完毕正向后台走去的时
候，参加演出的合唱团员们突然自发地高喊：

“郑老师，我爱你！”随即，全场观众们也跟着喊
起来，连续三遍，喊声响彻整个音乐厅。这让年
迈的我不禁热泪盈眶。我离开北京二十多年
了，与北京观众难得见面，为什么北京的观众还
会记得我呢？何况，北京的演出市场早已与国
际接轨，国际大师也都频频现身北京。为什么
北京的观众还会对我有如此的热情？也许，就
是因为我曾经坚持那么多年，真心诚意地与大
家分享美好音乐，我也爱大家的原因吧！

风采——展现中国女性的音乐才华

20世纪8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涌入内地，对
经典音乐有很大的冲击力。为了让更多年轻人
有机会了解中外优秀经典音乐，我与另两位女音
乐家司徒志文和朱丽一起创建了爱乐女室内乐
团，我担任音乐指导和指挥。爱乐女室内乐团也
成为我国第一个志愿者音乐团体，成员都是北京
各大专业演出团体或音乐院校的女音乐家。大
家不计报酬，不讲条件，为大众普及交响乐，完全
义务地把高质量的音乐演出送到学校、工厂、村
庄，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音乐带来的魅力。

那时候我们没有固定的排练场所，记得有
一次只能借到一处地下室进行排练。偏偏又赶
上那天下大雨，地下室倒灌了水，大家就踩着砖
头坚持排练，虽然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但是

“爱乐女”中没有人抱怨，仍然拿出所有的热情
投入排练和演出中。

琵琶演奏家章红艳、二胡演奏家宋飞、女中
音歌唱家杨光等，这些优秀的音乐人才也在爱
乐女室内乐团中逐渐培养起来。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五大洲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万名不同
肤色，不同语言的妇女姐妹相聚在北京。在这样
的一个盛会中，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新中国女
性的自豪呢？我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
成立一个女子交响乐团，展示中国妇女在音乐领
域的风采！于是，才有了后来百名女性组成的女
子交响乐团亮相世界妇女大会的开幕式，震撼了
来自全世界的三万多名妇女代表。

20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讲课，
有记者向我提出很刁钻的问题：“你是怎么战胜
那些男人站到指挥台上去的？”我给他们解释，
我说我们的制度跟你们不一样，我学习优秀，工
作努力，我的领导就对我委以重任，仅此而已。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那个年代的西方乐坛，对女
性指挥是有很深的性别歧视的。

我很幸运成长在新中国，正是因为新中国
是一个男女平等的国家，才使得中国女音乐家
有可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携手全球妇女投入推
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进程，我非常感恩我的
祖国和人民。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五十年期间，我坚持
的理念就是：一名称职的指挥者首先就应当有完
善的人格，应当爱祖国爱人民、热爱音乐事业。可
以说我的学生们都是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愿
意与大众共享美好音乐的，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
都成为音乐界独树一帜的领头人。吴灵芬就是其
中的一位，她是我留苏回国后教的第一个指挥主
课学生。她后来在中国音乐学院创建了指挥系，
是现在国内公认的合唱指挥领域的顶级专家。

202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我通过我的自
媒体“瑛乐知音”发起了全球华人女指挥致敬“三
八”国际妇女节公益宣传活动，旨在向大众介绍
全球范围内的30多位华人歌剧-交响乐女指
挥。这个公益宣传活动引起了国内音乐界乃至
全球华人音乐界的强烈反响。在做这个宣传活
动的过程中，我设法寻找到了多年没有联系的老
姐妹，让身处不同地方的我们得以在线上重聚。
今年，我决定把这项活动定名为“世界华人女指
挥之声”，作为“瑛乐知音”的固定栏目，每年“三
八”国际妇女节时推出公益宣传，让全世界范围
内的华人女指挥们，老友重逢、新朋相会。我希
望这个平台能继续成为世界华人女指挥交流沟
通的桥梁，欢迎有更多的女指挥加入我们的行
列，展现更多女指挥家的风采。

传承——让歌剧贴近大众 让大众走进歌剧

其实我的音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我曾三
度患癌症，但是在我心中，音乐的力量超越了一
切。我认定的事，就一定竭尽全力去做。

从第一个志愿者音乐团体爱乐女室内乐团到
民办的厦门爱乐乐团，我以身作则，鼓励大家发扬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肩负起一名中国音乐人的
神圣职责，排除万难，努力耕耘，让大众真正发自
内心爱上交响乐，去理解“阳春白雪”的价值。

这些年，我先后带领厦门爱乐乐团、福建省
歌舞剧院和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把刘湲作
曲、长达40分钟、表现客家人奋斗精神的交响
诗篇《土楼回响》在全国巡演，还演到了世界上
十二个国家，共演出77场，创下了中国大型交
响乐作品演出场数之最。多年的演出实践也证
明了它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2000年，我们在龙岩体育馆首演时，就受到
了当时几千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人代表的欢
迎。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作品的第五乐章要求
使用民众合唱，所以，我们每到一处演出，就邀请
当地的业余合唱团参加演出，用客家话演唱《客家
之歌》，每次演到这里，都场面热烈，激动人心。以
前，总是我们中国人用半生不熟的德语演唱《欢乐
颂》，现在也终于有这么一部《土楼回响》，让全世
界的朋友们能用我们的方言与我们一同放声歌
唱，我的内心充满了一种自豪。什么是文化自
信？我想，就是通过这么点点滴滴获得的。

今年1月份，厦门市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
正式注册成立，成为我国第一所民办非营利的
能独立完成歌剧制作的歌剧人才机构。以“让
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为目标，积极
推动西方经典歌剧的“洋戏中唱”，致力于“将厦
门建成一座有歌剧的城市”，不仅让市民们能够
在家门口欣赏到歌剧，提升城市及市民的音乐
素养；更努力将厦门建成一座能够向全国乃至
全世界输出高质量歌剧的名副其实的“文化中
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

2022年，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在成立的第一
年，就推出了施光南的歌剧《紫藤花》进校园的两
场表演音乐会、歌剧《茶花女》中文版的两场公演
和受到近千万网友们关注的线上直播 ，还主办了
由我和殷承宗国宝级大师联合演出的“黄河”钢琴
协奏曲和毛主席诗词交响组歌等多场演出，深受
广大厦门市民的欢迎和全国音乐界瞩目。

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也招募并组建了一支
高水平的、以厦门本地具备一定音乐修养的业
余爱乐者为主的“厦门歌剧爱乐合唱团”，主要
承担歌剧演出中的合唱任务，这在全国范围内
的歌剧院中均属首创，也是秉持“歌剧贴近大
众，大众走进歌剧”理念的主动选择。

之所以成立“厦门歌剧爱乐合唱团”，来自我
曾在芬兰国际歌剧节观看一部歌剧《阿依达》的
想法，在那400多人的歌剧合唱队中，大多数成
员并非来自专业团体，而是工人、农民，老师和学
生等一些热爱歌剧的音乐爱好者。我也是希望
让咱们爱好歌剧的普通百姓能够通过中文听懂
西方歌剧，利用业余时间来排演，积极投身歌剧
表演中，提升普通大众的兴趣和艺术素养，让更
多高品质的音乐出现在大众面前。

今年夏天，来参加合唱的演员们，在非常炎
热的天气下，怀着满腔热情在学习和排练。他
们没有一声抱怨，都是以非常好的状态投入歌
剧表演中。在这些演员当中，他们有音乐教师、
保安、工人等，有了这样的舞台发挥，对热爱音
乐的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通过我对“阳春白雪，和者日众”理念的不懈
追求，我们会努力通过科学的方式推介我国优秀
歌剧，希望歌剧中心能肩负起自己的使命：树立
起用中文演唱西方歌剧的标杆，在歌剧与人民群
众之间架起桥梁，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同时相
信世界经典歌剧能够得到中国大众的赏识。

我一直认为，当音乐家是一个最幸福的职
业，你常常能够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生命里有
音乐，就有活力，在有限的时间里，我还想努力
为音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感谢“瑛乐知音”对本文倾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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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郑小瑛在
音乐会现场。

郑小瑛，1929年出生于上海，新
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中央
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郑小瑛歌剧
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曾任中央音乐
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
指挥。爱乐女室内乐团的音乐指导
和创办人之一，厦门爱乐乐团创团
艺术总监。她曾成功在二十多个国
家指挥演出，曾获法国文学艺术荣
誉勋章和两枚俄中友谊荣誉勋章，
中国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
挥奖，中国文联、中国音协“金钟奖”
终身成就奖，全国三八红旗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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